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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te-owned capital serves as a pivot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Based 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three rol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control, and security suppor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eading function of state-owned capital in fostering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tegrating “chain leaders” within industrial 
chains, and pioneering new sectors of future industries. It also constructs an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for this func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 capital allocation, platform empowerment, innovation source generation, and central-local collaborat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under national strategic support, state-owned capital focuses on long-term investment, value-oriented investment, and 
strategic investment, leveraging its “patient capital” attribute to compensate for market failures and provide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the emergen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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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国有资本产业引领功能与实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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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有资本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基于“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个作用的分析框架，本文剖析国
有资本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产业链“链主”整合、未来产业新赛道开拓中的引领功能，并从资本配置、平台赋能、创
新策源、央地协同四个维度构建其实现机制。研究表明，在国家战略支持下，国有资本专注于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战略
投资，以“耐心资本”属性弥补市场失灵，为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提供制度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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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

概念，指出其“以创新起主导作用，具有高科技、高效能、

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1]。国有资本被赋予在现代

化产业体系中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个

作用的核心使命 [2]。现有研究对国有资本“产业引领功能”

的系统探讨尚显不足。本文以新质生产力为理论视域，基于

“三个作用”框架，探究国有资本产业引领的功能定位与实

现机制。

2 新质生产力与国有资本产业引领的理论逻辑

2.1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
新质生产力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一次质变跃迁。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统阐释，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源于技术突

破、要素重组与产业升级三重驱动，其基本内涵在于劳动者、

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组合跃升，核心标志则是全要素生产

率的大幅提升 [1]。与传统生产力形态相比，新质生产力的突

出特征在于：驱动力从要素投入转向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

突破，生产要素结构被数据、算力等新型要素重塑，产业载

体则从传统制造业延伸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从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这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

盾运动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的新表现，意味着生产关系必须

作出与之匹配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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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有资本产业引领的内在逻辑
国有资本的产业引领功能源于其双重身份。它既要遵循

资本的一般逻辑，在市场化运营中实现保值增值，又承载着

国家战略意图，投资布局天然带有产业政策导向。新质生产

力培育恰恰处于一个市场机制难以有效覆盖的区间——前沿

性、战略性产业投资周期长、不确定性高、正外部性强，社

会资本往往止步于短期回报的门槛之外。国有资本恰恰因为

其“长期资本”“战略资本”“耐心资本”的属性，能够跨

过这道门槛，在市场不愿投、不敢投的地带发挥先导作用 [3]。

2.3 “三个作用”框架下的功能定位
“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个作用提供了

一个理解国有资本产业引领功能的系统框架 [2]。科技创新定

位要求国有资本充当原创技术策源地，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瓶

颈；产业控制定位聚焦于产业链“链主”角色，保障供应链

韧性与安全；安全支撑定位则指向关系国家安全的基础性领

域，发挥兜底功能。这三者并不相互割裂——科技创新为产

业控制提供技术根基，产业控制为安全支撑提供经济基础，

三者层层递进，形成国有资本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完整的产

业引领体系。

3 国有资本产业引领功能的三维定位

3.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功能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发育的主阵地，国有资

本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播种者”角色。这种培育功能在资

本投入上体现为：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平台，综合运

用产业基金、股权投资等方式，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绿色环保等方向集中注入

资本，同时撬动社会资本跟投跟进。“十五五”时期的布局

思路进一步收紧了这一逻辑——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

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公共服务和应急能力建设、前瞻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中导向更加明确 [4]。据国资委研判，中

央企业资产和绝大部分营业收入将进一步向国民经济重点

行业大类集中，国有经济的战略聚焦度将持续提升 [4]。

在前瞻布局上，国资委圈定的赛道相当明确：新能源

及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量子科技、

6G 是当下重点，具身智能、生物制造、海洋能、绿色船舶

则属于超前谋划的方向 [5]。这背后的思路不是摊大饼式的规

模扩张，而是以资本为引导，在若干关键领域培育自主可控

的产业群落，为新兴产业从“点状突破”走向“系统崛起”

提供资本基础。

3.2 产业链“链主”的整合功能
在现代产业体系中，“链主”企业远不止一个市场地

位标签——它是产业生态的组织中枢。国有资本在关键产业

链中扮演“链主”，实质上承担了三种整合任务：通过战略

性重组与专业化整合实现产业链纵向贯通，在关键节点构筑

技术壁垒与供应保障以增强韧性，以及引领全链向价值链高

端攀升。

从实践看，以央企为链头、地方国资跟进配套、民营

中小企业分工协作的产业生态已初具雏形 [5]。以产业互联网

平台建设为例：通信央企将自身的网络优势与场景积累转化

为公共底座——开放工业互联网平台和算力中心基础设施，

帮助国产工业软件、人工智能技术跨越从研发到落地应用的

“最后一公里”；电力央企则把新型储能和虚拟电厂推向规

模化示范，试图破解新能源消纳这一结构性难题 [5]。这种平

台化赋能的实质，是把传统的“投资——控股——运营”的

线性模式，替换为“平台——生态——赋能”的网状模式，

让中小企业的创新门槛和转型成本大幅降低。

3.3 未来产业新赛道的开拓功能
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前沿地带，其典型特征是技

术路线尚不清晰、商业模式远未成熟、市场需要长期培育。

国有资本在这里充当的是“探路者”——其作用机制可以概

括为“重资产筑基叠加央民协同拓展”的双层架构。

低空经济是一个值得拆解的案例。国资委发布的《中

央企业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白皮书》披露，已有超过 30 家央

企完成了百余种低空航空器型号的研发，涵盖传统通航飞

机、工业级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等主要品类 [6]。央

企的布局策略呈现出一种自觉的分层分工：通信、能源、空

管、整机研发等重资产、长周期的基础设施领域由央企主导，

而物流配送、空中巡检、应急服务等贴近市场的终端场景则

留给民营企业深耕 [6]。中国铁塔的做法很有代表性——它将

北斗与通信基础设施融合，搭建室内外无缝覆盖的低空数字

底座，为各类飞行器提供精准时空服务 [6]。这种“央民协同”

的逻辑在于：国有资本负责把“路”修好，民营企业在“路”

上跑出各种商业模式，两者错位发展、共生共长。

4 国有资本产业引领功能的实现机制

4.1 资本优化配置机制
资本优化配置是整个产业引领功能运转的基础。

“十五五”时期，国有资本布局的逻辑可以归结为四个字：

有进有退 [4]。所谓“进”，是通过产业基金、股权投资等工具，

向核心功能领域和新兴产业精准注入增量资本；所谓“退”，

则是对那些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一般性竞争领域有序收缩，清

理非主业和非优势业务、盘活低效无效资产，同时压缩管理

层级，把沉淀的资本存量释放出来投向战略方向。

战略性重组与专业化整合是执行这套“进退”逻辑的

主要工具 [4]。横向维度上，对同类业务和同质化竞争领域实

施战略性重组，目的是打破“行业内卷”，推动资源向优势

主体集中；纵向维度上，围绕重点产业链推进上下游整合，

目标是打造一批真正的“链主企业”，提升供应链的韧性和

安全水平。通过这种动态调整，国有资本正从过去的“分散

布局”转向“集约集聚”，为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提供更高

效的资本配置底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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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产业协同与平台赋能机制
产业协同与平台赋能解决的是“引领”如何大规模落

地的问题。国有资本通过构建产业互联网平台，实质上在推

动竞争格局从“企业级”向“生态级”迁移。

这套机制的运转核心在于开放共享。央企在技术、数

据和场景方面有长期的积累，把这些资源封装为产业互联网

平台，向产业链上下游开放技术接口、数据资源和应用场

景，效果是直接的——中小企业不必从零搭建技术栈就能完

成数字化转型。通信央企开放工业互联网和算力中心公共底

座，三大运营商主攻低空通信、导航、监控主网络，中国电

科和兵器工业则提供配套探测系统，多方合力构筑低空安全

保障体系 [6]。这种平台化赋能的深层意义在于，国有资本的

产业引领从过去那种“我投你、我控你、我管你”的模式，

升级为“我搭台、你唱戏、一起长”的生态逻辑，协同效率

和资源配置效率都上了一个台阶。

4.3 创新驱动与技术策源机制
创新驱动是产业引领功能能否持久运转的动力源。国

有资本在这一环节的定位是“原创技术策源地”，发力方向

大致分布在三个层面。

基础研究层面，国有资本正在补市场资本长期缺位的

短板。由于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回报周期漫长、失败概率高，

社会资本天然缺乏投入意愿，国有资本的介入正好填补了这

一空白——尤其是在“卡脖子”技术领域，坚持全方位践行

新型举国体制，深度融入国家攻关体系，以企业身份承担科

技创新主体地位 [2]。成果转化层面，强调的是场景牵引。国

资委反复提及央企要“发挥市场和场景牵引作用”，把应用

场景打开，拉着产业链上下游一起培育新业态 [2]。体制机制

层面，重点在“人”的激励。政策方向是“强化以增加知识

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以创

新创造为导向在科研人员中开展多种形式中长期激励”，这

意味着薪酬分配制度将向技能和创新价值倾斜 [5]。

4.4 生态培育与央地协同机制
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是系统工程，单靠任何一方都无法

完成，生态培育与央地协同解决的就是“谁来搭这个系统”

的问题。

央地协同是目前最为活跃的生态培育路径。雄安新区

是一个可以看到趋势的窗口：依托中国星网、中国时空等疏

解央企，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领域已形成 69 家企业的集

聚效应，覆盖从卫星研发到制造再到应用的全链条 [5]。这种

以央企为链头牵引、地方资源配套、民营企业分工协作的集

群培育方式，本质上把央企的技术和资本优势与地方的产业

规划和空间资源做了一次深度耦合 [5]。

值得一提的是国有资本在这一生态中还承担着风险“缓

冲垫”的角色。面对新兴技术路线的高度不确定性，国有资

本以“长期资本”“战略资本”“耐心资本”的定位，在严

控风险的前提下稳妥有序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 [6]。这种缓冲

作用意味着社会资本在跟进时面对的产业不确定性被显著

降低了——国有资本在先行探路、承担了早期风险，市场资

本随后才有条件大规模进入。

5 结论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赖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两种力量

的协同，国有资本在其中扮演着一个独特的角色：它既是国

家战略意志的经济载体，又是市场体系中能够跨越短期回报

周期的特殊资本。在前述“三个作用”的分析框架下，国有

资本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产业链“链主”整合、未来产

业新赛道开拓三个功能维度展开产业引领，资本优化配置、

产业协同与平台赋能、创新驱动与技术策源、生态培育与央

地协同四项机制则为这套功能体系提供制度保障。

需要强调的是，国有资本的产业引领不是对市场的替

代，而是在市场失灵的区间发挥战略性补充功能——以“耐

心资本”的跨周期属性引导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围绕这

一主题，仍有不少问题值得深挖，譬如产业引领效果的量化

评估方法、不同产业领域的差异化实施路径等，这些方向的

探索或可为政策制定提供更精准的实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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